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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是
个地道的
小人物，
披一险黄
土高原上
的憨厚 ，
默默地干
了三十八
年了 。

“只
要给共产
党干，累
死咱也没
怨言！”这

是他一贯 的豪 言壮语 ，
解放初 如 是 说，“文
革”中 如是 说，而今，
他依 旧 如是 说，缘是共
产党把 他这个陕 北放羊
娃从苦 海 里 解救 出 来，
难怪他一往情深 。早 早
加入了共产党 。

三十八年来，他 的
光荣称号 几乎 年 年 都
有，从站级 到省级 ，有
人想 写他 ，最 终 却 没 有
写，原 因是太 平凡了 ，
不就烧 锅 炉 么？他几十
年厮 守着锅炉 相 依 为
命，实 在 没做 过 丝 毫 轰
轰烈 烈 的 壮 举。他 不
管，“不 写也罢，写 和
不写一样，反正 咱也不
想当 官。”他说：“好
好干 活 比啥 都安生。”

对他来说，锅炉 是
他的命，是 他 赖 以生 存
的根，三十八年来，他
一直 坚 守在第一线，从
未间 断过。查上 峰 和 班
组的 考 勤 簿，全 是 满
勤。然而，八小时 以 外
的多 少 日 日 夜 夜，他又
在抢修锅 炉 、替病 事假
同志 顶 班，末了 又 很 少
要加 班 费。工夫不 负 有

心人，他
终于 练就
了一手 娴
熟的 技
术，成 了
一位 “锅
炉权威”

他这 个 “锅 炉 权
威”偏不信一 切 向 钱
看的邪，有人劝 他捞外
快。他 叹一 口 气：“饯
这东 西没多 少，多 了 多
花少 了 少花 ，也 没个
啥样子。”后来，终于
有人陆 续上 门 了 ，开二
百五，三百 的高价，他
谢绝了：“我吃 拿都靠
单位，怎能扔下单位去
外面挣 钱 呢？再说，别
人走了，我再一走，供
汽供水咋 办？还不得停
产么？”来人 快 快 而
去，“八十年代 了 ，咋
还有这号 人呢？”临 别
抛一句 不 可思 议 的 感
叹。也有人笑 他 “老不
开窍 ，”他仍置若惘闻 ，
有时他 也 喃 喃 自 语 ：“如
今这人咋 不 讲 良 心 了
呢。”

八六年抢 修锅炉 辅
机，他不慎将左手小 指
头搭 了 进 去，却 不顾 钻
心地痛，吊 着了 石箍膏
的手又转来，“平 时都
呆不住，这 当 儿 怎能呆
到医 院呀。”他说 。于
是又 在 现 场 指 导 ，
“ 唉 ，我 这鬼 性 子。”

他叫 朱连继，是 陕
西省畜产购 销 站锅炉 班
老班长，虽年过半百 又
五，按 说 已 该 退休 ，可
他说：“我 的 身 体 没麻
搭，还 能 再 干 几何 ！”

笔
走
龙
蛇

相映成趣 的 烦恼
仲　鹿

四年前，我 由 城里调 到 城 外，按省
上规 定 该 拿 一 级 浮 动 工 资。但至 今连 根
工资 的 毛 也 未 捉 住 ，其 原 因 是 拿 不 出 毕
业证 原 件。五 十年 代 末 中 师 毕 业，倏 忽
已经三 十 个 春秋，几 经搬 迁，历 尽 劫
波，文 革 之初连 我和 妻 子婚前 的 恋 爱 信
都被 勇 士 们 抄 去 公 布 在 专 栏 里 了 ，丢 失
的岂 只 一 个 毕 业 证 ！

一次，我 到 审批 工 资 的 机 关 去 询 问
情况 。

“ 毕 业证 呢？”手 里 有 权 的 公 仆 头
也不 抬 地 反 问 。

“ 丢 了 。我 是 咱 们 这 儿 管 了 几 十 年
的干 部 ，大 家 知 道 的……”

“ 不 行，要毕 业证说 话。”官 腔 官
脸告 诉 你 没 商 讨 的 余 地。怎 么 办 呢？找
母校 补 办 一 个 吧，历 史 无情，它 六 二年
就停 办 了 。然 而 ——

开证 明 ，不 行 ；写 着 时 间 和 校 名 的
毕业照 片 ，不 行 ；转 抄档 案 ，也不 行。

真是 哭 不 得 笑 不 得，也怒 不 得 言 不
得。我 本 想 吼 叫：“档 案 都 不 行，非 原
件不 可，这 是 什 么 规 矩？如 果 是给死 了

的人 补 工 资 也必 须 他 本人 签 字 吗？硬 要
死人 站 起 来，除却 巫 山 不 是 云，那 就 该
连我 的 基 本 工 资 也停 发 了 。象 鞭 打 快牛
一样 用 了 几 十 年 竟 不 知 他 是 什 么 学 历 ，
该给 浮 动 工 货 了 却 以 文 凭 相 卡，这 是 关
心人还 是 遭 踏 人？”然 而 ，我 却 没 有
吼，——于 事 无 补 ，肯 定 还 会 落 个 “狂
妄自 大”的 恶 名 。愤 火，只 能 窝 着 暖 肚

皮，烦 恼 ，也 只 有 自 我排 遣 了 。
一日 ，整 理 旧 书 ，忽 见 一 张 发 黄 了

的折 迭 着 的 证 书 ，赶 忙 呼 唤妻 子，以 为
毕业 证 “出 土”了 。岂 料展 开 一 看 ，原
是结婚 证 ，俩 人都 哑 然 失 笑 了 。妻 子 开
玩笑 说：“这 东 西 还 得 好 好 保 存 着 。说
不定 ，将 来 你 老 得走不 动 了 ，我 去 替
你领 工 资 ，人 家 还要验 呢：是 不 是 夫
妻？”

妻的 幽 默 顿 使 我
想起 刘 征 同 志 在 光 明
日报上 发 表 过 的 一篇
杂文：《结 婚 证 的 烦
恼》。年 逾 花 甲 的 刘
征与 老 伴 在 杭 州 办 理
旅客 登 记 时，工 作 人
员说只 有 验 了 结 婚 证 ，方 能 确 定 他 们 是
夫妻。解 释，不 行 ；写 明 是 夫 妻 关 系 的
介绍 信 ，也不 行。发 火 质 问，得到 的 只
是不 屑 一答 的 白 眼，想 到 此 ，我 便 觉 得
妻子说 的 倒 并 非 笑话，是 得把 结婚 证 好
好保 存 着 ，要 是丢 失 了 ，说 不 定 将 来 还
得持 介 绍 信 去补办 结婚证，那 才 ……

我因 毕 业 证 而 烦，刘 征 同 志 因 结 婚
证而 恼 ，哭 笑 不 得 皆 因 证，两 处 烦 恼 一
般同 ，似 有 异 曲 同 工之妙。所 以 ，我 斗
胆自 荐 ，如果 那 位 要 编 《烦 恼 现止 》丛
书，请 也收 进 本 人这 曲 “毕 业 证 的 烦
恼”，使 它 与 《结 婚 证 的 烦 恼 》相 映 成
趣，让 更 多 的 读 者 知 道 ，失 职 渎 职 、官
僚主 义 者 是 怎 样 借 着 种 种 革 命 名 义 ，制
造着 种 种 现 代 化 的 烦 恼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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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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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
遍
了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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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
地。


